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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春天
曹建龍

當大地輕輕地從沉睡中甦醒，抖落冬

日的慵懶，我們便攜著滿心的希冀，踏上了

探索生命的征途。我們深知，走進春天，便

是踏上了一段既充滿曲折坎坷又飽含希望與

活力的旅程。生命，恰似一場永不停歇的遷

徙，歷經風雨，穿越雷電，千百次的流浪，

只為尋找那一抹最絢爛的春光。

此刻，我們已揮手告別漫長的冬季，站

在春的岸邊，回望過去，去年的冬天已化作

歷史的塵埃，而今年的春天正以一種蓬勃的

姿態，向我們展示著它的生機與活力。鳥語

花香，綠意盎然，彷彿是大自然最真摯的歡

迎禮，迎接每一個渴望新生的靈魂。

我們毫不猶豫地伸出雙手，緊緊握住這

嶄新的歲月，彷彿握住了純真的情懷與無盡

的希望。讓目光穿越生活的瑣碎，深入靈魂

的深處，讓思索在蓬勃的生機中變得更加成

熟與深刻。讓生命的詩歌，在這溫暖的春光

中重新響起，唱響一曲關于成長與希望的讚

歌。

走進春天，我們將真誠的目光投向擁

擠的人群，讓真情實意如春風般吹拂每一個

角落。在這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季節裡，我

們學會了珍惜與感恩，學會了寬容與理解。

我們的心，如同春日裡的藍天一般純淨而廣

闊，白雲悠悠，那是我們對未來的美好憧

憬。

團結，是我們前行的力量；拚搏，是我

們生活的主題；進取，是我們心靈的承諾。

我們無須空想，無須悲歎，只需腳踏實地，

勇往直前。我們努力地充實地走過每一天，

用汗水澆灌夢想之花，用智慧點亮未來之

路。我們堅信，每一步堅實的足跡，都將在

歲月的長河中留下真實而無悔的痕跡。

春季雖短暫，但人生的道路卻漫長而美

好。前行的路上，失望與痛苦或許會如影隨

形，但收穫與幸福也終將如約而至。讀一路

春的氣息，那是泥土的芬芳與花草的清香；

讀一溪春的話語，那是潺潺流水訴說著歲月

的故事與未來的期許；讀一山春的希望，那

是漫山遍野的新綠與勃勃生機繪製的壯麗畫

卷。

在這美好的春天裡，我們忘卻了一切煩

憂與惆悵，只留下對生命的熱愛與對未來的

憧憬。我們快步走進春天，讓心靈在這片生

機勃勃的大地上自由飛翔。

春天，真好！它讓我們相信，無論未

來的路有多麼崎嶇，只要心中有夢，腳下有

力，生命終將綻放出最絢爛的光彩。

春風翻頁處
自有天地心

諸紀紅
春日的陽光斜斜漫過窗欞，在書脊上

鍍了層薄金。此時買書，總比平日多出幾

分鄭重——彷彿新抽的柳芽需配新茶，初

綻的玉蘭要襯素瓷，萬物萌發的季節裡，

捧回幾冊新書，便是對春光最虔誠的禮

讚。

年歲漸長，早過了追逐霓裳羽衣的年

紀。櫥櫃裡的衣衫素簡如舊，車馬喧囂亦

與我無關。可每到三月，總忍不住往書店

去，如同候鳥遷徙般固執。旁人笑我癡，

我卻知這癡裡有深意：錦衣玉食暖的是皮

囊，而文字織就的經緯，方能托住靈魂的

重量。

選書如擇友，最忌浮華虛妄。言情話

本太甜膩，武俠傳奇多戾氣，魔幻故事縱

使瑰麗，終究是空中樓閣。我偏愛那些根

系深扎于文化土壤的文字——或如明清小

品文澹泊雋永，或似東坡手札灑脫率真，

再或是當代學人筆下的哲思，字字皆透著

「雅正」二字。曾慕名讀過某才子文集，

詞句雖工，卻總覺字縫裡滲出陰鷙氣。後

來瞭解作者生平，方知這般文氣原是心境

的倒影。可見文章如器，器形可偽作，然

器韻終究難掩本真。

春日讀書，講究的是「閒適」二字。

不必正襟危坐于書齋，也不必強記硬背某

段訓詁。廊下置籐椅一具，新茶半盞，任

風翻動《陶庵夢憶》，恰見張岱寫湖心亭

看雪：「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

此刻抬眼望去，院中梨花簌簌如雪，竟與

三百年前的文字遙相呼應。這般讀法，不

求甚解，但求心意相通，恰似老友對坐，

盡在不言中。

都說春日宜遠遊，我卻覺得捧書即

行萬里。看沈復在《浮生六記》裡種蘭養

苔，便知蘇州園林的營造法度；品文震亨

《長物誌》所述室廬清供，愈懂江南雅士

的林泉之心；隨汪曾祺逛昆明菜市，青頭

菌、牛肝菌的鮮香彷彿穿透紙背；甚至讀

《東京夢華錄》至「旋煎羊白腸、批切羊

頭」一節，竟錯覺汴河兩岸的炊煙漫過千

年，與窗外的玉蘭香纏作一處。書頁間藏

著的何止山河歲月？分明是讓方寸斗室化

作天地無垠的秘徑。

窗外常有車馬喧闐。年輕人在草坪

上放風箏，孩童舉著棉花糖追逐，更遠處

廣場舞的樂聲隱約可聞。這些熱鬧像潮水

般湧來，又退去，而我始終守著窗邊這方

寸之地。茶涼了再續，書讀至酣處，連風

翻頁的沙沙聲都成了註解。某日讀《登科

後》，見孟郊寫「春風得意馬蹄疾」，忽

聞燕語呢喃掠過簷角——原來書中那些死

去的文字，須借春光的魂魄才能復活。

友人問：如今短視頻唾手可得，何

苦費神讀書？我笑指案頭《世說新語》：

王子猷雪夜訪戴安道，造門不前而返，問

其故，答「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

必見戴？」讀書之妙，正在這「乘興」二

字。算法推送的碎片如露水電光，唯書籍

許你靜觀星軌，在文字的恆久光芒裡照見

自己的模樣。

今晨購得《春在堂隨筆》，素藍封面

染著梨花瓣。三月梨花開時，恰是江南讀

書天。歸家時路過花市，竹籃墊著青荷葉

賣玉蘭的老嫗遞給我兩枝：「讀書人帶著

香」。此刻白瓷瓶裡的花影映在書頁上，

恍惚間竟分不清是墨香染了花，還是花色

潤了墨。忽然懂得古人為何將「晴窗」

「細乳」「分茶」與「讀書」並置——原

來真正的風雅，不過是讓春光與文心相互

成全。

暮色漸濃時合上書卷，扉頁的折痕

裡還夾著幾粒桃李芬芳。這個春天，我又

在文字裡走過秦漢烽煙，唐宋煙雨，訪過

晚明茶寮，民國書肆。當電子屏幕的藍光

吞噬了太多目光，或許我們更需要這樣的

時刻：讓油墨香滲進春風，任平仄韻腳應

和著布谷鳥的啼鳴。畢竟，能安坐一隅而

與千古精神往還者，方知春色從來不在遠

山，而在翻動的書頁之間。

春蕊初綻顏
桃花朵朵開

張士杰
清晨，我推開窗，一縷春風裹挾著濕潤的泥土氣息撲面而

來。遠處的山巒還籠罩在薄霧中，若隱若現，宛如一幅未乾的水

墨畫。我信步走向院中的桃樹，枝頭已綴滿了含苞待放的花骨

朵，像一顆顆粉色的珍珠，在晨光中閃爍著柔和的光澤。

 走近細看，那些花苞頂端微微張開，露出一點嫩紅的花

蕊，彷彿少女羞澀的笑靨。露珠順著花瓣的紋路緩緩滑落，在

晨光中折射出七彩的光芒。我屏住呼吸，生怕驚擾了這靜謐的時

刻。忽然，一陣微風拂過，枝頭輕輕搖曳，幾片花瓣悄然舒展，

露出裡面金黃的花蕊，宛如初醒的精靈，在晨光中舒展著身姿。

陽光漸漸溫暖起來，更多的花苞開始綻放。有的花瓣還緊

緊依偎在一起，只露出一線紅暈；有的已經完全舒展，五片花瓣

如蝶翼般輕盈。花蕊上沾滿了晶瑩的露珠，在陽光下閃爍著鑽石

般的光芒。蜜蜂循著花香而來，在花間穿梭，翅膀振動發出細微

的嗡嗡聲，為這靜謐的清晨增添了幾分生氣。

我蹲下身，仔細觀察那些剛剛綻放的花朵。花瓣上的紋路

清晰可見，從深紅到淺粉的漸變，宛如畫家精心調配的水彩。花

蕊上細密的絨毛在陽光下泛著金色的光芒，輕輕一碰，花粉便如

金色的煙霧般飄散。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甜香，混合著泥土的芬

芳，讓人沉醉。

遠處的山坡上，成片的桃林也開始綻放。遠遠望去，彷彿

一片粉色的雲霞籠罩在山間。微風過處，花瓣紛紛揚揚，如雨般

飄落。我站在樹下，任由花瓣落在肩頭，感受著春天的氣息。這

一刻，彷彿時光都變得緩慢，所有的煩惱都隨著飄落的花瓣消散

在春風中。

夕陽西下，天邊泛起淡淡的紅霞。桃樹在暮色中顯得更加

柔美，花瓣上的露珠折射著最後一縷陽光，宛如點點星光。我輕

輕撫摸著樹幹，感受著樹皮下湧動的生命力。

春天才剛剛開始，這些嬌嫩的花朵還將繼續綻放，將這片

土地裝點得更加美麗。

夜幕降臨，我再望桃樹時，那些綻放的花朵在月光下顯得

格外清麗。我知道，明天清晨，又會有更多的花蕊初綻，為這個

世界帶來新的驚喜與感動。

582

在語言峭壁上，他鑿出了光的階梯
——論馬東旭散文詩中的哲學思辨

楊維松，青年詩人、評論家，中國詩歌
學會會員、山東省作家協會會員。著有《你
是我筆下棲落的燕子》《風渡口》《三維人
生一棵松》等。

寫作三行：第一行，自身文本得行；
第二行，要有人說你行；第三行，說你行的
人，他得行。

來自豫東平原的馬東旭，憑著過硬的文
本在語言峭壁上鑿出了光的階梯，其作品得
到耿林莽、王幅明、霍俊明、周慶榮等名家
的讚譽，實屬難得。他的散文詩猶如平原上
兀自生長的蘆草，以其獨特的生命形態構建
起一個充滿張力的詩學空間。他將申家溝的
地理坐標轉化為哲學坐標，在麥田、磨坊與

廟宇的褶皺裡，展開了一場關于存在本質的
詩學思辨。

下面讓我們品讀《申家溝大雪三日》：
起首處，「以雪花為鏡」的隱喻構成了他詩
學體系的原點。這種鏡像意識並非傳統抒情
詩中常見的物我交融，而是現象學意義上的
主體懸置。當詩人宣稱「照見自己非常難，
照見眾生比較容易」時，他實際上在解構笛
卡爾式的主體神話——在紛揚的雪花中，主
體不再是穩固的認知基點，而是破碎的、流
動的、需要借助他者鏡像才能勉強拼湊的存
在。當詩人在城鄉夾縫中分裂為「市區的
我」與「農村的我」，主體的完整性已然崩
塌，唯有用「樂隊、小生、聽眾」（《我是
我自己的聽眾》）三位一體的戲劇化分身，

才能維繫存在的連續性。
在《空心菜》中，母親與空心菜的對

話不僅是代與代之間的精神傳遞，更是主體
通過他者完成自我認知的哲學儀式。「根繫
在地底甩動著百萬個細小的鼓槌」的植物意
象，暗合拉康的鏡像階段理論——主體通過
外部鏡像建構自我，卻永遠無法抵達真實的
自我。當母親將空心菜視為「空心的人」，
這種物我互喻的修辭策略實際上暴露了主體
存在的本質性匱乏，正如詩人在《遇見蘆
草》中所言：「我一思索，我就成了河床上
多餘的了」。

而這種鏡像認知在《六月十二日風雨
大作》中昇華為存在主義的宣言。「我是雨
滴。無數的雨滴，在飛。像更多的我逸出本
位」的句式重複，構成了德勒茲意義上的
「差異與重複」：主體在自我分裂中不斷增
殖，每個雨滴都是存在的碎片，共同構成流
動的主體性網絡。這種後現代的主體觀解構
了傳統抒情詩中的完整自我，將存在確證為
永不停息的生成過程。

馬東旭的散文詩還具有現象學還原的顯
著特徵。在《在磨坊》中，詩人將「磨盤咯
吱咯吱地響」的日常勞作賦予存在論意義，
將磨面的過程轉化為對時間本質的沉思——
「響是寂靜的一部分」的悖論式表達，揭示
出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的深層關聯。麵
粉「過三遍籮」獲得清白質地，不僅是物理
性的篩選，更是精神淨化的隱喻，指向海德
格爾所謂「詩意的棲居」。

他對物的凝視達到物我界限消融的境
地。如「銀杏果從樹上掉下，是落在河畔的
棋子」（《九月初三閒遊申家溝》）的意
象，將自然物轉化為存在棋盤上的符號。詩
人與友人的沉默構成現象學懸置的極致狀
態——通過「停止語言的交流」，物的本真
性得以顯現。再如「嘗一勺水，便具四海水
味」（《清明游石橋鎮梨園》）的禪機，暗
合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將味覺體驗昇華
為宇宙認知的通道。

他對物的靈性化書寫形成了獨特的宗
教現象學。「青煙裊裊」（《訪單莊村白玉
廟》）的廟宇成為存在論意義上的「靈魂住
所」，神像前的沉默禱告不是對超驗世界的
求告，而是現象學「回到事物本身」的實
踐。當詩人說「我非我，一切皆我」時，物
的神聖性與主體的世俗性在現象學直觀中達
成和解，這恰是馬裡翁「飽和現象」理論的
詩學印證。

馬東旭的散文詩始終遊走在存在與虛無
的邊界。《六月三日在申家溝》中麥茬子地
裡的鴨子群像，構成後現代式的存在寓言：
「白鴨子很白、黑鴨子很黑」的絕對差異，
解構了傳統農耕敘事中的和諧圖景。當詩人
凝視「水上與水下是兩個世界」時，這種空
間割裂實則是現代性焦慮的投射，暗合鮑德
裡亞的擬像理論——真實的農耕生活已成為
符號化的虛無。

但馬東旭的虛無書寫始終保持著建構性
張力。《遇見蘆草》中「蘆草屬於我的」的
宣稱，看似是佔有式的物我關係，實則是通
過物的本真性抵抗存在的虛無。當詩人「洗
去塵雜回到源初的我」，這種道家式的返璞
歸真，在現象學層面實現了海德格爾所謂的
「向死而生」。

即便在《我是雨滴》的自我消解中，仍
然保持著「澆灌焦渴身體」的救贖意志，這
種虛無中的堅守，使他的詩學最終超越後現
代的解構狂歡。

在這個祛魅的時代，馬東旭的散文詩猶
如申家溝的磨盤，在詞語的轉動中碾碎存在
的硬殼，讓精神的麵粉得以顯現。當我們在
「十萬畝梨花」的意象中辨認出黑格爾「絕
對精神」的倒影，在「紅泥火爐」的微光裡
窺見海德格爾「林中路」的蹤跡，這位中原
詩人已然將豫東平原的生活體驗，淬煉為具
有「普世價值」的哲學詩篇。這種將地域性
提升為超越性、將日常性轉化為形而上學的
詩學實踐，或許正是漢語散文詩突破抒情傳
統、走向智性寫作的重要路標。


